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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评 论论

以新的视野整理研究《格萨尔》史诗
——访藏族学者降边嘉措

□本报记者 黄尚恩

■■访访 谈谈

从翻译工作转向《格萨尔》史诗
研究

记 者：降边嘉措老师好，您的身份非常多

元，包括翻译家、学者、作家等。您起初主要是做

翻译工作的，参与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

和《红旗》杂志等文献的藏文翻译工作，并在一系

列重要场合中担任翻译。您的翻译能力是怎么训

练出来的？

降边嘉措：我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

县人，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既教藏语也教汉

语。而且我们老家位于金沙江边，位置比较特殊，

当时有很多来往的商人，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

交流交融比较显著。因此，我们那里的很多人藏

语汉语都会说。1950年，我12岁，小学毕业，因

为没钱去离家比较远的地方读中学，所以就随哥

哥一起参加了解放军。我们老家说的藏语属于康

巴方言，虽然平时也经常从来往客人中听到拉萨

话，但它毕竟属于卫藏方言，与康巴方言还是存

在很多差异。因此，我们到了拉萨以后，为了工作

之便，部队领导要求大家学习拉萨话，特别是书

面文字。就这样，我就在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学习

藏文。完成学业之后，我开始当翻译。1954年，又

被选派到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学习。

毕业后，就到北京专心做翻译工作。在民族出版

社工作的20多年里，参与翻译了一系列马列主

义著作和中央重要文件。可以说，我的翻译能力，

主要通过“学中用、用中学”锻炼起来的。

记 者：1980 年，你从民族出版社调到中国

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工作。请问，当时是什么

样的契机和原因，让您决定从一个翻译家转变

为一个研究者？您此前的履历与《格萨尔》史诗

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为何会专门选择这个领域

进行研究？

降边嘉措：当时，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所刚成立不久，并在全国招考，我考了第一

名。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心求变。我在

北京从事了24年的翻译工作，总觉得自己的人

生应该做出一些改变。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后

来，除了工作上的翻译任务以外，也翻译一些诸

如《格萨尔》故事、《萨迦格言》《水树格言》以及人

物传记等，也喜欢看汉文典籍，觉得应该适合做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到民文所报到没多久，

所领导贾芝先生就把我叫过去，交代工作任务。

他说：“所里之前还没有一个藏族的，你是第一

个。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格萨尔》研究。这是

你接下来要做的重点工作。”我之前没有专门研

究过《格萨尔》，但从小就和它有接触。在藏族地

区，《格萨尔》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所以，过去藏

族有一句谚语，“岭仲（《格萨尔》）是人人口中的

事”。当时有很多信徒和说唱艺人，他们要去拉

萨、冈仁波齐朝拜，往往路过我们老家，晚上就聚

在一起说唱。我们就在旁边听着，对史诗中的很

多内容都有印象。

我的翻译经历对我的学术研究帮助很大。在

24年的时间里，我认真学习和翻译马列著作，并

通过翻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我提出，应自觉地以马列主

义为指导从事《格萨尔》研究，积极建构有中国特

色的《格萨尔》研究的科学体系。

《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与研
究工作

记 者：您从1980年代起，就参与《格萨尔》

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2013年，《格萨尔》藏文精

选本（40卷）的集中推出，是《格萨尔》史诗整理工

作取得重要进展的标志。我们知道，《格萨尔》篇

幅特别长，各个说唱本的差异也很大。当初项目

组如何确定精选本的篇幅？如何处理不同说唱本

之间的异文？

降边嘉措：从1983年至2013年，《格萨尔》

藏文精选本的编纂工作历经30年。这套精选本共

40卷、51册，近60万诗行（假若翻译成汉文，约为

2000万字）。确定选本的篇幅为40卷，主要依据

有二：第一，除去各种“异文本”和“变体”，《格萨

尔》的分部本大约有120多卷，从中精选三分之

一，是40卷。第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不丹国家图书馆整理

出版了30卷的《格萨尔》汇编本。我们国家是《格

萨尔》的故乡，处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总

应该比不丹做得更好一些，内容更丰富一些。

无论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木刻本，还

是民间艺人的说唱本，同一部故事又有一些不同

的说法，因而产生不同的本子，我们将它称之为

“异文本”或“变体”。“异文本”，少则一两种，多则

有好几种，甚至有的内容出现了几十种不同的版

本。如《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霍岭大战》等部

分，在整部《格萨尔》里是比较受欢迎、流传最广

的，因此，演唱的艺人也很多，西藏的扎巴、桑珠、

玉梅、曲扎，青海的才让旺堆、昂仁、古如坚赞、达

瓦扎巴等说唱艺人都经常演唱这几部。在主要内

容、主要人物、基本情节相同的前提下，又有演唱

者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演唱风格。在编选过程

中，我们以当代杰出的民间艺人扎巴和桑珠两位

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以保证整部精选本思

想内容的完整性、演唱风格的统一性和语言艺术

的和谐性。同时，也参考了才让旺堆、玉梅、昂仁、

古如坚赞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吸收

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和长处。

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就需要进行协调、拼

合。比如说，这个故事，可能A版本讲得更好；但

到了下一个故事，又变成B版本更好了。这就需

要将唱得较好的段落进行“剪裁”和拼接。而且，

有时候所依据的底本，故事有残缺，也需要结合

别的说唱本来补全，让故事的逻辑更加顺畅。因

此，这个工作难度就很大。一方面，需要邀请西

藏、青海等地的大量人才来参与，需要做好各种

沟通协调工作。另一方面，有些人说风凉话，“你

进行大量的拼贴、加工，你这就是作家文学，不是

民间文学了”。但最终，我们顶住了压力，坚持下

来了，完成了这一卷帙浩繁的工程。

记 者：从 1986 年的《〈格萨尔〉初探》到

1994 年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再到 1999 年

的《〈格萨尔〉论》等，您推出多部关于《格萨尔》史

诗的研究专著。您主编的《〈格萨尔〉大辞典》也于

2017年出版。您是改革开放以来《格萨尔》研究工

作的重要参与者。在您看来，国内的《格萨尔》整

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还需要在哪

些方面加强？

降边嘉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格萨

尔》研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4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彻

底改变了我国《格萨尔》和史诗研究的落后局面。

《格萨尔》研究成为我国藏学研究领域和民族、民

间文学领域极为活跃的一个学科，而且这个学科

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这些成就的取

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学术文

化领域为伟大祖国赢得了荣誉。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正如一

句藏族谚语所说的那样：“将要做的事，比已经

做过的事要多得多。”一是要继续做好扎巴、桑

珠、玉梅、才让旺堆等艺人说唱本的搜集、整理

和出版工作。二是做好《格萨尔》的汉文翻译出

版工作，真正推动《格萨尔》的传播和研究。三

是进一步加强相关人才培养，使《格萨尔》事业

后继有人。

说唱艺人是史诗最忠诚的继承
者、最热情的传播者

记 者：说唱艺人是《格萨尔》史诗得以广泛

流传的重要因素。很多媒体在报道说唱艺人时，

往往说他们经历了一场梦，大病一场，然后就突

然顿悟，拥有说唱史诗的能力。您自己怎么看待

这个现象？

降边嘉措：《格萨尔》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

是许许多多民间说唱艺人用嘴唱出来的。他们行

走在高原山川河谷，高歌吟唱。一代代说唱艺人，

将故事传颂千年，远播万里。他们是史诗最忠诚

的继承者、最热情的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

家，是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民诗人。说唱艺人的记

忆之谜，是学术界的一大研究热点。这些诗句是

怎么出现在艺人脑海里的？不同类型的说唱艺

人，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类叫“托梦艺人”。这类艺

人大多数说自己在少年或青年时代做过一两次

神奇的梦。做梦以后，一般都要大病一场。病愈之

后，突然像换了一个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讲

《格萨尔》故事。从此，他就与《格萨尔》史诗结下

了不解之缘。第二类叫“顿悟艺人”，他们是“忽然

醒悟”，因此，他们的记忆、他们所讲的故事，就有

短暂性和易逝性。这类艺人不像“托梦艺人”能讲

很多部，能长期讲下去，而是一般只能讲几部，有

的只会讲一、二部，而且只讲很短一段时间。有的

艺人在一个时期里讲得很精彩，在另一个时期又

讲不出来，像换了一个人。第三类叫“闻知艺人”，

他是听别人说唱之后学会的。这类艺人一般只会

讲一两部，或某些片断。对于“闻知艺人”，我们是

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对于“托梦艺人”和“顿悟艺

人”，我们容易把他们过度神秘化。特别是一些媒

体人，没有认真采访，加上语言也不大通，就胡写

一通。实际上，“托梦艺人”和“顿悟艺人”的出现，

也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这里“环境因素”包括自

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家庭环

境等。概言之，也就是艺人和史诗赖以存在的文

化生态环境。当然，这其中还存在着基因遗传和

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托梦艺人”还

是“顿悟艺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梦”或其他某种

机缘的触发下，把过去关于史诗的有意识或无意

识的积累展现出来。我更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

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即这些史诗来源于人民的

创造实践，而这些说唱艺人是“史诗环境”所锻造

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

记 者：有学者根据“口头程式理论”提出，

说唱艺人之所以能够讲述那么长篇幅的史诗故

事，是因为史诗中有很多模式化的叙事结构，而

且艺人在讲述过程中可以使用套语。您认为，“口

头程式理论”能够有效解释说唱艺人的强大记忆

力之谜吗？

降边嘉措：作为说唱艺术的史诗，不同于作

家的创作，它的结构比较简单，形成一定的程式，

这的确是艺人们容易掌握和记忆的一个重要原

因。比如，在整个《格萨尔》里，除去《天界篇》《英

雄诞生》《地狱之部》等少数几部外，一般都是一

个分部本讲一个战争故事。一个战争故事基本由

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缘起，讲战争的起因；二是战

事迭起，这是故事的主体；三是结束，且结局总是

格萨尔胜利、妖魔失败。这构成了三段式的故事

结构。战争的参加者往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天

界，包括天神降预言，在暗中保护助战，乃至派战

神直接参战；二是人界，包括以格萨尔为首的岭

国将士和敌国将士；三是龙界，包括龙王，以及

鲁、念、赞等龙神、地方神和土地神。

至于史诗的每一个中心唱段，也往往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开头的赞辞、自我介绍；二是中间的

核心情节；三是结尾的祈祷词。还可以举出若干

例子，说明很多方面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只要

抓住这几个方面，就抓住了重点，抓住了故事的

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就可以讲下去。即使忘了

若干段落或词句，也无关紧要，不至于接续不上。

而且在类似的地方，可以使用很多的套语。这种

记忆方式，大概是史诗艺人们的共同特点。

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有了程式，我们任何一

个人都能去讲史诗。说唱艺人能记住那么多的故

事，那么多的人名、地名、武器名，将这些框架填

实，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拥有强大的记忆力。说唱

艺人们生活在史诗诞生的文化环境中，自然会受

到熏陶和启示，锻炼自己的记忆能力。更重要的

是，他们常常云游四方，走遍万里高原的山山水

水，雄伟壮丽的大自然陶冶着他们的情操、净化

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同大自然融为一体，胸襟

开阔，思想专一，摒弃杂念，因而能够强记博识。

在“传说”与“传记”、“真实”与
“虚构”间寻找平衡

记 者：四川正组织作家、学者撰写历史名

人丛书。“格萨尔王”被列为其中的一个人物。您

在参与书写“格萨尔王”故事和传记的过程中，有

什么样新的感悟？

降边嘉措：这套丛书的格局是为“一个名人”

写“两本书”，一本是偏故事性的，另一本是偏传

记性的。故事性的书，相对好办。我之前在作家出

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英雄格萨尔》，基本上把格

萨尔一生的重要事迹都进行了梳理，不仅讲了格

萨尔从诞生到逝世，即从天界到人间，又从人间返

回天界的全部过程，还讲了英雄诞生之前和逝世

之后的故事。有了这样的基础，这次再写关于格萨

尔王的故事书，就相对轻松一些。但是，格萨尔王

的传记就比较难推进。因为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

传说色彩很浓的人物，你很难找到确切的史料来

进行传记的书写。唯一可以依据的是，传说都会经

历“本地化”的过程，在当地拥有对应的“传说核”。

在藏族地区，就有很多与格萨尔有关的风俗、遗

迹。比如，在我老家那边，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石头，

上面有个脚印，据说是格萨尔王的脚印，传说格萨

尔王把一只脚放在石头上面向远处投掷石头。那

么，我写格萨尔王的传记，只能去寻找格萨尔王

传说“本地化”过程中所留下的点滴依据。这是

“传说”与“传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有趣博

弈，也算是比较深刻的写作经历。

记 者：作为作家，您之前创作的长篇小说

《格桑梅朵》、报告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

《第二次长征》等，都产生了较好的反响。这些创

作都和您个人的参军、进藏经历，以及党史中的

一些重大事件有关。这背后体现了您什么样的创

作观念？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降边嘉措：我的写作与自己的生活经历有

关。我从少年时代起参加人民解放军，走上了进军

西藏、解放西藏的艰难而悲壮的征途，是这个巨大

而深刻历史变革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人。长篇

小说《格桑梅朵》里面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在回忆

录《感谢生活》里，我曾介绍了这些原型与《格桑梅

朵》中一些人物的关联。《格桑梅朵》从开始写作到

最后顺利出版，经历了20年的时间，是一部对我

自己来说不得不写的作品。我要把它献给那段特

殊的岁月、那群特殊的人。此外，我也写了很多报

告文学、传记作品，这是因为我认识了很多的人，

熟悉他们的生活，与他们有直接的交往。在写作的

过程中，我确实下了功夫。我要写的是大历史，而

不是小故事。因此，我尽量做到把人物放在历史长

链条和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考察。今后，我还要继续

写一些传记作品，因为还有很多的人还没写，还有

很多的史料还未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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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边嘉措 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
县人。1950年参加解放军，经历了进军西藏、解
放西藏的全过程。1956年到北京民族出版社，从
事藏文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直到1980年。1980
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并被录
取，后来主要从事《格萨尔》史诗研究和翻译工
作。曾出版《〈格萨尔〉初探》《〈格萨尔〉的历史命
运》《〈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格萨尔〉论》等学术
专著。主编有《格萨尔》藏文精选本（40 卷、51
册）、《〈格萨尔〉大辞典》等。长篇小说《格桑梅
朵》、报告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分别获得
第一届、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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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州侗族作家、学者陆景川撰写

的《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是侗族第一部当代文

学史，基本没有可供参考的文献，所有文字都需

要作者在进行文本阅读和采访调研后，再做整

理、概括、归纳和总结。在后记中，作者介绍了编

著的初衷及其艰辛历程，十年磨砺，广征博采，游

学书海，皓首穷经。他是在用生命为贵州侗族当

代作家立传，正如顾久在序言末尾说的：“《贵州

侗族当代文学史》的每一分努力和成果，无不流

露出作者陆景川对侗族人民、侗族文学和侗族文

化，乃至对整个贵州文化的深切之爱。”

跟随这部深厚的一个人的文学史，走进侗族

作家的心灵世界，从文字中回望侗族近百年走过

的苦难而辉煌的如歌岁月，感到百感交集。该书

是一部侗族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集合，也是

侗乡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第一，《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集中展现了贵

州侗族当代作家的风采，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当代

文学画廊。新中国成立后，贵州侗族当代作家开

始涌现，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上文坛

的贵州省天柱作家群，包括长篇小说《风满木楼》

和侗族第一部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中篇小说《侗家

人》的作者滕树嵩、侗族第一部长篇小说《原林深

处》的作者张作为，还有刘荣敏、谭良洲、袁仁琮

等，为贵州侗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老

中青三代侗族作家紧跟时代，勤奋耕耘，不断创

新求索，经过70多年的接续奋斗，取得了较为丰

硕的成果，也形成了一支多梯队、多门类的作家

队伍，不断推动侗族当代文学多样化发展。尤其

是袁仁琮，几十年笔耕不辍、不断攀登，成为侗族

当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其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

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

小说奖。罗来勇的军旅小说和将帅传、李世荣的

感世诗、杨至成的军旅诗和革命回忆录、陆景川

的英烈传等，共同构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史、中国

革命史的生动诠释，也展示了侗族革命前辈为中

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作出的卓越贡献。还有侗族

大歌、侗戏、侗族题材影视作品等，都是侗族当代

文学独具特色的文学样式。

第二，《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既是文学史，

也是侗族社会发展史，是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缩

影。作者对贵州四五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细致

深入的分析概括。我们看到，侗族当代作家走的

基本都是现实题材创作道路。通过他们的作品，

我们读到了旧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屈辱，革命前辈

的峥嵘岁月，侗乡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走向文明

进步的不平凡历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

的山乡巨变。因此，该书又是一本侗族历史教科

书，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让我们深刻理

解了中国人民走到今天的不容易。

第三，《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充满文

化自信和家国情怀的优秀著作，以文学的方式彰

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州当代作家基本都是

从侗乡启程，开始文学创作。不论是一直坚守在

贵州，还是离开了家乡，多位作家的作品里都浸

润着浓郁的侗族文化印记。各类文学作品，如滕

树嵩、袁仁琮等人的小说，张作为、陆景川等人的

散文，龙超云、黄松柏等人的诗歌，以及侗戏、新

民歌、侗族大歌等，生动诠释了侗乡的人情之美、

文化之美和自然之美。罗来勇、李世荣等人的诗

歌、散文、传记及报告文学作品，则充满了深切的

家国情怀。

从这部专著的分析论述中，我们还看到，贵

州侗族当代文学集中展示了侗族地区各民族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这一历程

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人民牢固树立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

体理念的生动说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文学阐释。

总之，《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填补了中国当

代侗族文学史的空白，也为侗族新时代的年轻写

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料。期待文学新人发扬

前辈孜孜不倦、创新求索的精神，坚守文学理想，

勤奋耕耘，为推动中国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而不懈

努力。

（作者系《民族文学》副主编、编审）

见人见人、、见事见事、、见情的文学史见情的文学史
——简评陆景川的简评陆景川的《《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

□□杨玉梅杨玉梅（（侗族侗族））

降边嘉措降边嘉措


